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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中唐僧诗艺术风格之变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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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:中国佛教盛于唐代,僧诗亦繁盛于唐。至中唐(代宗大历元年766—文宗大和末年)诗
僧创作热情勃发,创作质量亦臻上乘,僧诗数量大增,据不完全统计,约有1154首,参与创作的诗僧

近70余人。其中不乏艺术修养超卓的诗僧,如皎然、寒山、拾得等。中唐僧诗的创作题材广阔,诗
中谈佛理,纪山水,话人事,抒情感,颇多名篇。其艺术风格也颇为丰富多元。

关键词:中唐;僧诗;艺术风格

分类号:I222.7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673-1395(2024)04-0047-05

  中唐诗僧与僧诗数量激增,存诗一千一百多首,
以皎然、寒山、拾得、德诚的诗歌数量为最,此外还有

灵一、灵澈等。从僧诗内容和创作技法上看,这一时

期的僧诗内容上弱化了僧诗本身的佛理表达,而更

加注重山水题材和自身情感的表达;艺术上也不只

追求诗歌语言等外在表现形式,而是将禅意与诗意

相结合,意在创造一种诗禅圆融的诗境。这当然离

不开南宗禅的迅速发展。中唐南宗禅遍及全国,形
成了“一花开五叶”的局面。当时僧人所习几乎都为

南宗禅,他们不再局限于坐禅的修习方式,心态上更

加恣肆洒脱,也乐于在诗中表现出他们心态上的空

无闲静,意境上的清远高雅。与初盛唐僧诗相比,中
唐僧诗在数量、内容尤其是艺术手法上都有了较大

的突破。

  一、清澈高远的意境追求和山水观照

“清”与“浊”相对。明胡应麟《诗薮·外篇》卷四

云:“清者,超凡绝俗之谓。”[1](P193)皎然《诗式》言:“远

非如 渺 渺 望 水,杳 杳 看 山,乃 谓 意 中 之 远。”[2](P9)

这里“远”当指景色之高远和胸襟之超逸脱俗,所言清

远指的是一种澄净爽朗、高远脱俗的诗风。

皎然作为这一时期存诗最多也是后世研究最多

的一位诗僧,其诗有十分鲜明的清远意境,具有一定

代表性。皎然为魏晋谢家后代,十分推崇谢灵运,一
定程度上受到魏晋玄学影响,其诗中也有不少对《庄
子》的化用,如“汗漫一游何可期,后来谁遇冰雪姿”
(《奉和颜鲁公真卿落玄真子蚱蜢舟歌》);且早期曾

积极入世,受儒家思想浸染,后应进士不第遂出家为

僧。皎然禅学修养十分高超,兼有儒释道多种思想,

又爱好交游,其诗多奉和酬答之作。丰富的思想和

广泛的交游使其诗歌较之前代僧诗发生了巨大的变

化,内容更加文人化与方外化,诗歌风格也十分雅

致。试举一例《送祕上人游京》:

共君方异路,山伴与谁同。

日冷行人少,时清古镇空。

暖瓶和雪水,鸣锡带江风。

撩乱终南色,遥应入梦中。

这是一首送别之作,前两句写友人即将与自己

分道而行无人相伴,三四句就描写了冬日行人稀少,

古镇清冷空寂,渺无人烟的画面,后四句对此景作进

一步描绘,路途中饮雪水,江风带动禅杖空鸣作响,

撩动着这终南景色。清冷的古镇、皑皑的白雪和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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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江风,画面清澈澄净,远处的山色与此构成一幅

清远绝伦的终南美景,也不知入梦的是友人还是那

清冷的终南山色。皎然诗中十分爱用“清”字,有学

者统计,在其诗集里,“清”字出现过130多次。[3]如
下列诗歌:

来观新月依清室,欲漱香泉护触瓶。我有

主人江太守,如何相伴住禅灵。(《酬秦山人赠

别二首》)
识妙聆细泉,悟深涤清茗。此心谁得失,笑

向西林永。(《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

子向何山道上人》)
真性在方丈,寂寥无四邻。秋天月色正,清

夜道心真。大梦观前事,浮名悟此身。不知庭

树意,荣落感何人。(《秋宵书事寄吴凭处士》)
为依炉峰住,境胜增道情。凉日暑不变,空

门风自清。(《夏日与綦母居士昱上人纳凉》)
大量“清”字的使用是皎然诗的主要特征之一,

这些“清风”“清室”“清茗”“清夜”无一不是清澈洁净

的,勾勒出诗人雅致、逍遥脱俗的形象。胡震亨在

《唐音癸签》中称皎然诗“清机逸响,闲淡自如,读之,
觉别有异味在咀嚼之表”[4](P69)。苏轼也曾评皎然

诗:“沽酒独教陶令醉,题诗谁似皎公清。”[5](P532)可
见“清”是其诗歌的主要风格之一。

寒山是中唐继皎然后又一大力作诗的僧人,存
诗319首。寒山生活年代历来众说纷纭,主要分为

“盛唐人”和“中唐人”两种说法,前者主要依据为唐

代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撰写的《寒山子诗集

序》,后者主要依据是赞宁在《宋高僧传》中所说的

“大伪祐公于宪宗朝遇寒山子指示湘潭,仍逢拾得于

国清”[6](P480)。贞观年间至宪宗朝近200年时间,显
然两种说法相互矛盾。近代学者余嘉锡、王运熙、钱
学烈等根据相关资料以及寒山诗的主要内容推理考

证,认为闾丘胤《寒山子诗集序》为后人伪作,寒山应

为盛唐至中唐人,但其主要生活及创作在中唐;另寒

山与拾得为好友,而拾得诗中又有与刘禹锡的赠诗,
且寒山与赵州和尚有往来,因此寒山应为德宗时人。
其有诗云:“少小带经锄,本将共兄居。缘遭他辈责,
剩被自妻疏。抛绝红尘境,常游好阅书。”[7](P118)可见

寒山早年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,曾积极入世,后来科

举不第遂入天台山参禅悟道,因此寒山也有不少诗

歌文人气息浓厚:有对自己俗世生活的描写,也有不

少忧心家国、快意山水的诗作。“千云万水间,中有

一闲士。白日游青山,夜归岩下睡。倏尔过春秋,寂

然无尘累。快哉何所依,静若秋江水。”[7](P247)这首

闲适诗一开头就用“千云万水”突出了诗人思维的开

阔,与“一闲人”形成对比让画面更加空旷。“白日”
“青山”与“江水”的意象让全诗在视觉上干净明朗,
与开阔的思维和空旷的画面共同构成一种清澈高远

的诗歌意境,“显示出一种高远空灵的情趣”[8](P351)。
不仅如此,这首小诗还描绘了僧人悠游山水之间的

快哉惬意,无俗世烦累,倏尔之间就是几个春秋,以静

写动更衬得僧人像“秋江水”一样缓缓流淌,闲静淡

然,为诗歌意境锦上添花,突出了僧人的闲静心态。
释德诚是药山惟俨的法嗣,是石头和尚希迁的

再传弟子,秉承石头一脉“自性清净”的禅风,所存

40首诗歌,有《拨棹歌》三十九首和《偈》一首。德诚

离开药山以后,至秀州华亭,泛一小舟,长期游于朱

泾江上而得名船子和尚,又自称:“予率性疏野,唯好

山水,乐情自遣,无所能也。”[9](P23)可见其放荡不羁

之志趣。《拨棹歌》除少量七言绝句外,多为“七七三

三七”的句式:“愚迷未识主人翁,终日孜孜恨不同。
到彼岸,出樊笼,元来只是旧时公”,“问我生涯只是

船,子孙各自睹机缘。不由地,不由天,除却蓑衣无

可传”。[9](P27、P2)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,诗中所绘景物

也多限江上风光,多有“芦花”“潭烟”“孤舟”“烟霞”
“明月”等意象,同时又融入“彼岸”“机缘”等佛教词

汇于诗中。其诗歌内容主要是对自然山水的描绘,
并借此表达自己乐情山水的悠然之趣和对世俗人生

禅理之所悟,透露着其任运自然、心无所住的情趣。
《拨棹歌》三十九首充分体现了他的禅学思想和美学

情趣,其诗大多描绘的是一人垂钓于江上的画面,视
野开阔,景色也随之变得高远起来。“媚俗无机独任

真,何须洗耳复澄神。云与月,友兼亲,敢向浮沤任

此身”,“一片江云倏忽开,翳空朗日若为哉? 适消

散,又徘徊,试问本从何处来”,“苍苔滑净坐忘机,截
眼寒云叶叶飞。戴箬笠,挂蓑衣,别无归处是吾

归”。[9](P32、24)诗中的色调是冷的,多出现“云”“月”
“箬笠”“蓑衣”等高远清澈的意象,且云是“一片”,苔
是“苍苔”,画面是清冷爽朗的,襟怀是超逸脱俗的,
“无归处”便是诗人的“归处”,即不被俗物侵染,本心

即是归处。再看:“千尺丝纶直下垂,一波才动万波

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,满船空载月明归”,“不妨轮线

不妨钩,只要钩轮得自由。掷即掷,收即收,无踪无

迹乐悠悠”,“乾坤为轲月为蓬,一屏云山一罨风。身

放荡,性灵空,何妨南北与西东”。[9](P21、28、29)诗人看

淡得失,将自己的生活艺术化、审美化。作者的心是

空无挂碍,任意自由的,心性的自由放荡造就了诗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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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高远之境。这种“妄得失,任悲欢”的审美态度,冲
破了一切俗世烦恼去寻找自己内心的纯净。他身在

船上又在宇宙中,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,达到了一种

圆融的境界。“圆融是华严的至境,也是禅的至

境。”[10](P301)德诚在这里将禅与诗的境界融合得浑然

天成,达到了心无挂碍、圆融清远的境界。
灵一诗大致可分为禅意诗和酬送诗两大类。禅

意诗更多地是传达僧人的心态和禅性觉悟,这在后

文有具体论述。酬送诗的内容相对丰富,涉及不少

世俗中人,有对友情的抒发、对爱情的理解或者对孝

道的看法,表现出一定的俗世情怀,但这并不影响

灵一诗中高远的特点:“欲识相思苦,空山啼暮猿”
(《留别忠州故人》),“零林秋露响,穿竹暮烟轻”(《秋
题刘逸人林泉》),“参差远岫色,迢递野人心”(《于潜

道中呈元八处士》),“月影沈秋水,风声落暮山”(《酬
陈明府舟中见赠》)。[11](P514~517)灵一诗中常用“暮”
字,或用“云”“风”“烟”等清净的意象,且这类意象淡

然飘忽,更能描绘出天高气爽、云朗风清的情境。从

这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出诗人能刻意入神,将相思之

苦比作山中猿啼,可见僧人并非不懂俗事。《唐诗

品》曾评灵一诗曰:“一公诗虽复剪刻,弥精律调,
要之泓泛微波,未胜皎然,而净密之致,终当独步。
如‘月影沉秋水,风声落暮山’,又‘水容愁暮急,花

影动春迟’,又‘孤烟生暮景,远岫带春辉’,皆有雅

思可采。林居静僻,游心象外,固宜有尔,然超悟

会心,尚在烟花山水之间,未能了入真境。”[12](P1288)

徐献忠认为其诗虽不及皎然,但其诗歌成就依然“雅
思可采”。灵一作诗注重声律,《唐诗镜》评:“(灵一

为)越中云门寺律师,持律甚严,以清高为世所推,
尤善声诗。”灵一作为一名律师,其诗多注重声律,
无论是律诗、绝句、排律还是古风,他都将诗韵用得

恰到好处。
广宣存诗17首,其中有12首都是应制诗,这种

体制限定了诗歌庄重典雅的特点,但其应制诗却与

其他气色华丽、阿谀谄媚的应制诗截然不同,华丽中

带着澄净的佛性,尚存一些高远的特色,彰显了其独

特的艺术风格,如《圣恩顾问独游月磴阁,直书其事

应制》:“禅居河畔无多地,来往寻春物正华。磴道上

盘千亩竹,栏干低压万人家。檐前施饭来飞鸟,林下

行香 踏 落 花。自 解 刹 那 知 佛 性,不 劳 更 喻 几 尘

沙。”[13](P690)此诗首联写太平盛世却不直接歌颂帝

王,而是通过写春华之景彰显一片祥和;颈联中“千亩

竹”“万人家”使诗歌在空间上一下变得开阔宏大;颔
联的林下踏落花又显得雅致幽远;尾联也用“几尘沙”

与无边的“佛性”相对照,诗境高远,韵味悠长,禅理佛

性自然而出。又如其“经声夜息闻天语,炉气晨飘接

御香。谁道此中难可到,自怜深院得徊翔”[13](P698),中
唐僧人诗竟有盛唐文人纵横潇洒之气势,可见其对诗

歌的驾驭能力。明胡震亨在《唐音癸签》中言:“广宣

应制诸篇,气色高华,允哉紫衣名衲。”[4](P69)这是对广

宣风格的充分肯定。

  二、空无闲静的禅性觉悟和情感表达

“空”在这里不是指诗歌内容的空洞,而是指诗人

营造出的一种诗境上的空旷以及诗中包含的空无与

虚幻之境,即无功利欲念,能纳万物的境界。“静,非
如松风不动,林狖未鸣,乃谓意中之静。”[2](P9)即指闲

静、安静,一种以静观动的禅定状态,强调心境的平

和淡然,同样也指向心灵的纯粹。
“皎然的禅学思想比较复杂,从现有资料来看,

他对般若空宗似乎情有独钟。……这种性空之义非

但使人进入高远而空灵的境界,还能引发空慧。”[14]

这无疑对他诗歌中空无与虚幻心态的形成产生了不

小的影响。其诗歌除了爱用“清”字,“空”字出现的

次数也极多:“宿昔祖师教,了空无不可”(《奉酬于中

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》),“诗情缘境发,法性寄

鉴空”(《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敡上人房论涅

槃经》),“诗情聊作用,空性唯寂静”(《答俞校书冬

夜》),“世事花上尘,惠心空中境”(《五言白云上精舍

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》)。尽管这些多

是酬送赠答的诗作,但禅学意味浓厚,一方面是“法
性”“了无”“惠心”等佛家用语的出现,另一方面是

“空”字的大量使用。“空”似乎是僧诗最具代表性的

特征,代表了佛家空无、空寂之意。如果说前代僧诗

的“空”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其思想内容的匮乏,那么

皎然的“空”则形成了一种“空境”,一种空无闲静的

境界。且看这首《奉送颜延之明府抚州觐叔父》:
临川千里别,惆怅上津桥。
日暮人归尽,山空雪未消。
乡云心渺渺,楚水路遥遥。
林下方欢会,山中独寂寥。
天寒惊断雁,江信望回潮。
岁晚流芳歇,思君在此宵。

作者写的是临川送别时的情景,日暮时分人已

经尽数归家了,不见人影,山空只剩还未消融的积

雪。如果到这里还只是描绘了一幅空无的画面,那
么接下来两句则用“渺渺”“遥遥”两个叠词造出了一

种心灵空寂的境界。林下“欢会”而山中“寂寥”,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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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衬静更显得这份孤寂动人心扉。场景的空无和心

灵的寂寥相结合,情景交融中让这种“空”境更上一

层楼。前面提到,皎然乐于创造出一种清澈的诗境,
清则高逸,名利可忘;清则闲适,万物皆静,这就是禅

者的心境,可见清远的意境与僧人空无闲静的禅性

觉悟是相交融的。这种空无表现在僧人心理上是一

种禅悟,表现在视觉空间上则同样可以创造出清远

的意境来。由于皎然在诗歌和佛禅方面的修养极

高,自然地把诗人的“清”与高僧的“空”相融合,使僧

诗同时具备了较高的文人诗水平和佛禅气息,其诗

成为僧诗发展的高峰。
据统计,寒山诗中涉及禅理的诗约150首[15],

占其诗歌总量的一半,但大部分禅理诗却较为通俗。
胡适在《白话文学史》中指出:“但我总觉得寒山、拾
得的诗是在王梵志之后,似有意模仿梵志的。”[16](P216)

学者们大致都认为寒山、拾得学习王梵志诗善用白

描的特点,运用俚词俗语,通俗晓畅,但显然二人与

王梵志诗存在明显区别,其中最突出的是寒山、拾得

二人的诗较王梵志诗更加雅化,也更加禅意化,表现

为二者诗中有不少自然意象的描绘和禅性心理的表

露,俗中有雅,不像王梵志诗的一俗到底。试举两例

寒山诗:“秋到任他林叶落,春来从你树开花。三界

横眠无一事,明月清风是我家”,“自从到此天台境,
经今早度几冬春。山水不移人自老,见却多少后生

人”。[7](P79、94)这两首禅诗即便语言较为通俗,但相较

于王梵志的通俗,寒山则更侧重于晓畅。前一首诗

第一二句对仗工整典雅,“叶落”“花开”是体察万物

的静,“三界无一事”是超越俗世的空,它们共同营造

了一种逍遥的禅意。第二首从景入情,在悠闲中感

受“山水不移人自老”的时光流逝。这些都是对寒山

空无闲静、超然物外心境的描绘。这种心境在王梵

志诗中显然是没有的。其有诗云“当阳用裘坐,闲读

古人诗”[7](P253),也有“有人兮山楹,云卷兮霞缨。秉

芳兮欲寄,路漫漫兮难征。心惆怅兮狐疑,年老已无

成。众喔咿斯,蹇独立兮忠贞”[7](P85)这样模仿《楚
辞》的典型之作,说明他十分喜爱古诗,注意汲取古

代诗歌的艺术经验,在创作手法上渐趋细腻精美,技
巧雅化明显。同时,在诗歌创作观念上,寒山子也是

主张以“雅”为念的,自言“我诗合典雅”[7](P259)。项

楚在《寒山诗注·前言》中把寒山诗的总体风格概括

为“不拘格律,直写胸臆,或俗或雅,涉笔成趣”。
拾得为寒山好友,“别无亲眷属,寒山是我兄。

两人心相似,谁能徇俗情”[7](P272),可见二人情谊深

厚。拾得与寒山常有诗词唱和,二人诗歌风格也十

分相似。不同的是,拾得是被丰干禅师捡回来的,从
小生活在天台山国清寺,没有寒山早年应试的经历,
因此其诗多佛理诗、山水诗,且此时隐逸之风盛行,
诗人隐居在天台山,诗中多表达其悠山乐水、超逸尘

世的情绪。这里仅以一首小诗见其诗中空静的心

态:“般若酒冷冷,饮多人易醒。余住天台山,凡愚那

见形。常游深谷洞,终不逐时情。无思亦无虑,无辱

也无荣。”[7](P289)僧人隐居在天台山,常做的就是去

山谷游玩,无思、无虑也无荣辱,表达了诗人的宠辱

不惊。这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心境是拾得自幼参

禅所累积的禅学境界,是对闲静状态的最高礼赞。
“一念不生心澄然,无去无来不生灭”[7](P275),其诗集

中还有不少这种追求内心清静,表达自己禅性觉悟

的诗作。
灵一禅意诗主要抒发僧人参禅入定的禅学思

想,将“去”“主”等量齐观,讲究顿悟,不假求于外物,
强调“即心是佛”,修习南宗禅从内心出发参悟佛理,
“一行三昧者,于一切处,行住坐卧,常行一直心是

也”。“禅门有通隐,喧寂共忘机”(《自大林与韩明府

归郭中精舍》)、“中宵自入定,非是欲降龙”(《宿天柱

观》)、“闲云不系从舒卷,狎鸟无机任往来”(《题东兰

若》),[11](P517、515、518)这些诗中都有一种闲看云卷云舒

的闲适与自在,做到了“忘机”“无机”与“入定”,在对

自然景物的体会中参悟禅理。
常与灵一相提的还有灵澈。皎然就十分欣赏灵

澈,并将其推荐给包估、权德舆时称其“不下古手,不
傍古人”,“自齐梁以来,诗僧未见其隅”,并说其诗

《归湖南作》“使老僧见欲弃笔砚”[6](P336),评价极高。
“山边水边待月明,暂向人间借路行。如今还向山边

去,只有湖水无行路。”[12](P689)这首诗写于灵澈被贬

回归湖南的路上。全诗写景抒情,表达自己追求一

种“禅境”的哲理与志趣。“暂向人间借路行”一句十

分新颖。作者来人间一遭,只是短暂向人间借路而

已,世间俗世皆与他无关,将“空”的感觉瞬间拔高,
可见诗人境界之高,诗中格局之大,表达出了诗人暂

居尘世永驻佛心的理想与信念。权德舆在《送灵澈

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》中说他“心冥空无,而迹寄文

字,故语甚夷易,如不出常境”,从这首诗中的确可见

其不出常境、与众不同的创作手法,又说“其变也,如
风松相音,水玉相扣,层峰千初,下有金碧,耸鄙夫之

目,初不敢视。三伏则淡然天和,晦于其中,故睹其

容、览其词者,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”。[17](P574)可见灵

澈诗中也有不少禅意浓郁而深远,令人静心的诗作。
这些诗作营造出一种与船子和尚相近的高远孤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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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境,区别在于船子和尚所写是外部环境的清寂之

境,而灵澈所写更偏向于内心的孤独之感,这恐怕与

其生平遭遇不无关联。灵澈是少数曾为官的僧人,
唐天宝末年,曾官拜秘书省校书郎,后又被礼部侍郎

李季卿推荐为左补,后被诬贬至汀州。他的诗里展

现了自己从名声大噪到惨遭诬陷的历程,充满阴冷

肃杀的气氛:“古墓石棱棱,寒云晚景凝。空悲虎溪

月,不见雁门僧”,“千年像教今不闻,焚香独为鬼神

说”,“新莺傍檐晓更悲,孤音清泠啭素枝。口边血出

语未尽,岂是怨恨人不知”。[12](P687、685、685)诗中多“古
墓”“古殿”“古坟”等阴冷悲伤意象,与“诗鬼”李贺有

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这种创作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对晚

唐僧诗清苦幽寂诗风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  三、结语

历史推进到安史之乱后的中唐,僧诗达到了一

个新的成长高峰:本土诗僧及僧诗数量倍增,风格空

静清远,产生了较大的文学影响。站在政治历史的

维度分析,安史之乱不仅破坏了安定祥和的生活环

境,更让曾经满怀入世豪情的诗人们萌生去意,他们

意欲在佛的空间里找寻出路,寻求解脱与安慰,让一

度平静的僧诗创作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时机。这带来

的不仅是一大批僧诗创作群体,还带来了更加娴熟

的诗歌表达技巧。现实环境与诗僧群体的增加使广

泛的现实题材与佛学精神充分结合,促进了僧诗创

作题材的全面扩展。他们以诗人特有的悟性与灵感

解读佛理,并迅速构建起了对“清”“空”的精神建构。
见证盛唐繁荣又经历安史之乱的诗僧们被现实打败

了,但他们可能还像许多同时期的文人一样怀抱中

兴希望,没有晚唐僧人的那般绝望,希望在佛的世界

找寻生活生存的价值。所以,诗僧们一边在现实与

佛地中摇摆,一边用盛唐文人诗遗留下来的娴熟灵

动的笔法在诗的小舟中抒怀言志。唐代的诗歌文化

真正从形式上完成了与佛文化的充分融合,也实现

了对佛的转换与改造。佛成了诗化的佛,成了真正

中国化的佛教———禅宗。这自然也迎来了中唐僧诗

的一片盛景。
相对于初盛唐僧诗而言,中唐僧诗的巨大不同

在于诗僧们更加注重自我,不再致力于把诗歌单纯

地当作宣扬佛教和救世济民的工具,而转向诗歌对

于自身情感的消解功能:一方面以诗寄托自己的世

俗情感;另一方面,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诗僧们的精神

世界更多地转向逃避现实的“清”与“空”,这使得他

们更乐于在诗中表达空无闲静的禅性觉悟。以皎

然、德诚为代表的诗僧们逍遥于山水之间,致力于创

造出一种清澈高远的诗歌意境。同时我们也应该注

意到许多诗僧都是早年应试后参禅悟道,同样有着

文人与僧人的双重身份,僧诗内容也越发越世俗化,
出现了许多酬唱刺世的题材,艺术技巧更趋多样,表
现了僧诗的雅化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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